
控制与反控制的叙事纠葛

——从金仁顺小说看 7 0 后女作家的女性叙事话语走向

崔晓艾

内容提要 ：
7 0 后女作家金仁顺的小说体现 出主观上反 男权控制 的叙事能指

和客观上隐含 男权话语控制所指的 矛盾性 ，
这是强 大的 男 权传统作用 的 必然结果 。

她的 小说试 图进入 男性世界达成两性和谐存在 ，
这种超越控制 与反控制 的 写作姿

态是 7 0 后女作家叙事话语调整后的走向之
一

。

关 键 词 ：
7 0 后女作家 金仁顺小说 女性 叙事

2 0 世纪 的 7 0 后女作家在经历了初登文坛时 自传 、写真式的身体写作激情后 ，其中大多

数作家不再执迷于奇观弦 目 的审美趣味 ，开始冷静反思 ，转 向对生活的深人开掘 ，体现出另

一种意义上的写作提升。金仁顺属于 7 0 后女作家 。严格意义上说 ，金仁顺并不是身体写作的

先锋
，

“

她的写作 ，

一直保持着青春的激情
，
但不乏冷峻

；
她植根于 自 己的民族经验 ，但对生存

有着超越民族的理解 ； 她热爱现实 ，
但在现实面前没有放弃想象的权利 ；

她锐利 ，但知道将锐

利和残酷如何变成
一

种隐忍的力量 。

” 0
尽管如此 ，金仁顺在时代的风潮中不可能无动于衷 ，

她看似
一贯平静的小说创作 中依然隐含着动态的女性叙事话语走向 。

金仁顺的小说大致可分为成长 、都市和古代三类 。 她的各类小说中都有对叙事的积极尝

试 ，彰显出其巨大的叙事潜能 。 早期倾向身体写作的 7 0 后作家更多地采用单
一

的内聚焦叙

述视角 ，
限制了叙述空间 ，表现出

“

私语化
”

等倾向 。 随着小说创作经验的 日臻成熟 ，
金仁顺开

始尝试从单一叙述视角 向多元叙述视角转换 ，
开阔的叙述空间增强了小说意蕴的丰富性和

多种诠释的可能性 。 托多罗夫曾说 ，

“

在文学方面 ，我们所要研究的从来不是原始的事实或事

件 ，
而是 以某种方式被描写处理的事实或事件 。 从两个不同的视点观察同

一

个事实就会写出

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实 。

”
 2因此 ，

立足叙事学理论 ，从文本内部对金仁顺小说进行性别叙事研

①谢有顺 ： 《青年作 家全仁顺 ？ 主持人语》 ，
《当 代文坛》 2 0 0 9 年第 5 期 。

② 张 寅德编选 《
叙述学研 究 》 ，

北京 ： 中 囯社会科学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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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一方面可以使金仁顺小说研究更加深入 ，另
一

方面对把握 7 0 后女作家女性叙事话语的

新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

反控制 ： 女性立场的叙事能指

“

五四
”

以来 ，随着西方启蒙话语的冲击和女权主义思想的输人 ，人们开始对中国的男权

话语传统进行深入反思 。 不绝如缕的女性反抗男权控制的写作顽强地进行 ，直至
“

7 0 后美女

作家
”

作为一个特定的写作群体在 9 0 年代以 身体写作炫 目 登场而达到极致 。 虽然她们
“

另

类
”

的写作方式为世人所 ｉ后病 ，但这仍然可以看作是女性主义从抽象的理论建构到身体实践

反男权控制的
一个极端表现 。 不过 ， 当 7 0 后女性作家发现身体写作从主观的高调反控制到

变相地满足了男性窥私欲的被控制时 ，这股写作热潮开始下降 ，她们开始进行客观冷静的叙

事写作 ，但反男权控制 的立场 已经成为具有女性启蒙意识作家的主动写作姿态 。

“

叙事学是对叙事文的
一

种共时 、系统的形式研究 ，它探讨的范围是叙事文的叙述方式 、

结构模式和阅读类型 。 因此 ，关于金仁顺小说的性别叙事研究主要由此展开 。 索绪尔最早

从语言学的角 度提出 了能指和所指两个概念 。 代表声音和形象的语言符号与所指示的意义

大致相 同时 ，这时能指《 所指 。 在金仁顺的小说中 ，

“

能指
”

具体表现为女性主观反男权控制

的显在叙事
，
主要通过叙述视角和叙述修辞两种方式表现出来 。

1 ． 隐蔽的叙述者与在场的反控制声音

在叙事学理论中 ，叙述者是文本中进行叙述的人或主体 。 热奈特把叙述者不参与故事只

在故事 内叙述的情况命名为
“

异故事 ＋故事内
”

类型。 说叙述者只通过人物的言行及心理

表达对人物的看法 ，与全知叙述强烈的主观性相比显示出较客观的叙述立场 。金仁顺发表于

1 9 9 8 年的成长小说《好 日 子》 叙述者随着少女朱鹂所发生的故事展开叙述 ，讲述 了朱鹂

与女友李碧高中时代最后几天的情感遭遇 。故事的场景都在朱鹂的局限视线之内 ，超越她视

线的场景都被隐匿 。 例如朱鹂与李碧受吴医生之邀到饭店吃饭 。 席间朱鹂酒醉 ，意识处于模

糊状态 ，小说中这样描述 ，

“

朱鹂看到了刘枫在 叫 自 己的名字 ，朱鹂朱鹂 ，刘枧的 口形这样叫

道
”

，
接下来就切换到了朱鹂从酒醉中醒过来的场景 ，

“

朱鹂闻到了浓郁的青草气息… …她才

顺着刘枧的 叫声回到了人间
＂

。朱鹂酒醉后无意识的片段没有被叙述 。显然
，
小说中始终是朱

鹂在讲述故事 ，
叙述者则处于隐蔽状态。 因此

，朱鹂面临性侵犯时的矛盾和恐惧心理能被捕

捉到也顺理成章 ，

“

朱鹂和她心里跑出来的那个鬼在旷野中 ， 撕扯了有好几辈子那么长的时

① 胡 亚敏 ： 《叙事学》 ， 武汉 ： 华中 师 范大 学 出版社
，

2 0 0 4 年
， 第 1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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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融译
，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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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

同时 ，朱鹂看到女友李碧在讲述与男朋友的性体验时
“

仿佛有两团磷火在闪动
”

。李碧被

男医生带到小树林 ，
朱鹂本来替她担心

，
但再次见到她时 ，发现她并不愤怒 ，

“

李碧默默地看

了她
一会儿 ，然后笑了

一

下 。朱鹂觉得李碧的那个笑容简直美极了 ，那甚至不是人间的笑容 ，

而是只有在天堂上才有机会见到的
一

种笑 。

”

这些词语的运用显然是正面赞美的评价 ，这是

作者借朱 1 1的视线微妙地表达女性欲望的存在及其被满足的合理性 。

女性经验与男性经验的相异使其作为人类经验之
一

具有不可替代性 。 从对女性心理活

动瞬间的本真描述中 ，更能动态地把握女性的真实历史生存状况 。 金仁顺早期的这篇小说体

现出与身体写作的异 曲同工之处 ： 两者都通过女性身体心理的描述质疑男性叙述者对女性

抽象概念化的男权书写 ，
肯定女性欲望存在 的合理性 ，

只不过金仁顺的小说更多地倚借隐蔽

的叙述者表达反控制声音的在场 ，
显得较为低调冷静 。

2 ． 女性形象去修辞化与男性形象被修辞化

在男权叙述传统的历史长河中 ，女儿 、妻子和母亲这三种身分是女性显在的成长刻度标

识 ， 因此被社会认可的东方女性气质里伴随着纯洁美丽的女儿性 、温柔顺从的妻性和隐忍付

出的母性特点 。 早期的 7 0 后女作家采用颠覆性的否定性方式书写女性的身体 ，尝试把女性

从这三种身分 中解脱出来 。如林 白 的 《
一个人的战争》等 ，意图用一种革命性的手段剥去女性

被强加的男权外衣 ， 从而显现女性真实的身体存在 。这种高调的否定性书写 固然有其现实意

义
，但一厢情愿 、矫枉过正的主观性倾向遭到不少质疑 ， 因此 7 0 后女作家在此后的写作 中持

更为谨慎客观的态度 ，但仍然在延续这
一

反男权的书写模式 。

金仁顺的小说《桃花 》
？发表于 2 0 0 5 年 。 《桃花》中的母亲季莲心虽然年过半百 ，但

“

皮肤

瓷 白瓷 白 的 ，说她不到三十岁 ，
也不算过分

”

，而且虽然穿着简单 ，
仍然

“

跟女学生似的
’
更让

人跌镜的是 ，连妆都没怎么化 ，眼角处有
一

些皱纹 ，
说来也怪了 ， 倒让她变得更好看 了

”

。 她无

疑也是优雅的 ， 在
一

个派对上 ，

“

穿了
一

件露臂的黑丝绒旗袍 ，身上披着
一

条黑色中夹金线的

披 巾 ，头发挽在脑后面 ，
插了

一

根古色古香的金簪 ，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

”

。 但这个
“

年轻
”

、

“

优雅
”

的母亲却总是在做
一件让女儿看来恶毒的事情 ：与 自 己抢夺男 友 。女儿夏蕙的每一个

男友都被母亲的魅力所吸引 ，母亲的看似无心但在女儿看来却是有意为之 。 本来应该亲密温

暖的母女 ，女儿感受到的却是母亲的冷淡
，
直至后来她的横刀夺爱 。 小说中 的季莲心不是传

统男权文化中付出 、隐忍的母性形象 ，反而表现出冷漠 、
恶毒的特征 ， 因此小说结尾女儿夏蕙

挥刀刺向季莲心时读者或许会有一种莫名的快感 。 这种快感源 自 季莲心颠覆母性特征的不

合理性 ， 但褪去母性外衣的季莲心 自 身的女性特征却因此凸显了 出来 ：

一

个立体的为 自身活

① 金仁顺 ： 《桃花 》 ， 《作 家 》 2 0 0 5 年第 1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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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的优雅的女性 。

《桃花》中与
“

恶母
”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

丑化
”

的父亲形象 。 父亲的形象是在母亲嫌弃女

儿时作为对比表现出来的 ，

“

骨头架子太大 ，身体老是硬邦邦的 ，

一副抻不开揉不烂的呆板相

儿
；
性格又格涩 ，不爱说不爱笑 。

”

在女儿眼中 ，父亲
“

倒是天天在家 ，
抽烟看球赛 ，守着厨房里

的两个砂锅
，

一个是给季莲心的 ，

一

个是给夏蕙的
”

。 作者塑造的并不是高大权威的传统父亲

形象 ，反而体现 出被
“

矮化
”

的窝囊相 ， 自然 ，
这样的父亲是得不到高雅的母亲喜爱的 。 同样 ，

作者发表于 2 0 0 2 年的小说《水边的阿狄丽娜》

？
中 ，吴芳的父亲不仅长相

“

白里透着绿 ，皮肤

好像透 明似的 。 头发特别长 ，很乱 。 说话阴 阳怪气儿的
”

，而且在得知母亲在殡仪馆从事给死

人化妆的工作后 ，对母亲进行变态地身体和精神折磨 ，最后在殴打母亲的时候 ， 母女俩出 于

反抗失手杀死了父亲 。 与不具传统母性特征的母亲形象的塑造
一样 ，被

“

丑化
”

的父亲形象也

是被女性意识修辞的结果 ， 虽然这会导致从男权极端走 向另
一

个女权极端 ，
但无论如何 ，小

说叙事仍显示 出作者具有主动的女性意识创作动机 。

与男性对女性抽象化概念化书写不同
，
金仁顺的小说大多隐蔽叙述者 ，注重呈现女性内

心的情感活动
，
用看似客观的叙述策略发出反控制的声音 。男性对世界的信心决定了男作家

更多地通过占有叙述空间来体现其话语权威 ，

“

女作家的叙述者在位置上投人故事和在
‘

声

音
’

方面隐藏 自 己
， 因此 ，在她们的叙述行为中较少见到男性那样的权威姿态 。

”
？同样 ，金仁

顺小说中女性去修辞化和男性被修辞化的叙述并不 占主导地位 ，这也是 7 0 后女作家从高调

身体写作热潮 消退后进行反思的具体表现。

控制 ： 男权话语的隐性在场

尽管作者在创作中持 自觉的女性意识进行反男权控制的叙事经营 ， 但依据叙事学理论

深入解读其小说 ，仍然能捕捉到在场的男权话语
，
只不过高调的反控制立场遮蔽 了隐性的男

权话语 。 这主要是男性视角下的男权话语惯性使然 ， 同时 ，女性 自 以为反抗男权的背后却是

被男权控制 的无奈 。

1 ． 男性视角下的男权话语惯性

热奈特认为很多理论家出现了
“

谁看与谁讲之间的混淆
”

＜？
，
两者是不 同的 ，

“

谁看
”

指 的

是视角问题 ，

“

谁讲
”

指的是叙述者的 问题 。在小说创作 中 ，
两者的立足点与性别无关 ，

不存在

一一

对应的关系 。 因此 ， 男性作家可以采用女性视角观察故事 ，女性作家也可以采用男性视

① 金仁顺 ： 《水边的 阿狄丽娜 》 ， 《作 家 》 2 0 0 2 年 第 2 期 。

② 陈顺 馨 ： 《中 国 当 代文学 的叙事与性 别 》 ，

北京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2 0 0 7 年 ， 第 2 3 页 。

③ 转 引 自 胡 亚敏《
叙事 学》 ， 武 汉 ： 华中 师范大 学 出版社

，
2 0 0 4 年

， 第 2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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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观察故事 。

身为女性的金仁顺在有些小说中采用了男性视角观察故事的叙事策略 。 《冬天》
？是作者

在 1 9 9 7 年发表的小说 ，
故事是从男主人公方旗的视角展开观察的 。 方旗仅仅

一

次因为打麻

将没有送媳妇上夜班 ，媳妇被歹徒先奸后杀 。

“

他觉得小美
一到夜晚就活起来 了 ， 她无形无

声
，
但十分鲜活地在他的身边四处游走

”

，这让他从此不敢一个人在家里睡觉 ，成为
一

个夜行

者外出抓捕杀死妻子的凶手 ，等凶手被他抓获后 ，

“

回到家 ，躺在他和小美
一起买的那张大床

上
，
他很轻易地就睡着 了 。

”

方旗抓凶手的动力源 自对妻子的愧疚 ，而不是出 自对妻子的爱

情 ’ 抓住 凶手消除了愧疾感 ，妻子小美便不在梦 中出现 ，
他也因此能踏实地睡觉了 。 这个立足

男性视角的小说固然因故事结尾方旗抓获歹徒的戏剧性而赢得构思上的称赞 ， 但其叙事逻

辑中无疑显示出男权话语的在场 ： 男性是作为女性的保护人存在的 ， 女性则是作为被保护者

而不是爱情的对象而存在 。 小说中提到
，
方旗每次想象妻子出事的场景时 ，

“

都略过了强奸的

情节 ，他抗拒着这个情节
”

。取而代之的是 ，他在想象 中改变了小美先奸被杀的事实 ：

“

小美被

人谋杀了 ，被谋杀的原因是她拒绝被强奸 。

”

男权话语中的妻子是专属丈夫的私人物品 ’ 被强

奸的事实则意味着男性作为丈夫的特权遭受侵犯 ，这在方旗看来是尤其不能忍受的 。

小说中一系列男权话语表面顺理成章的背后 ，
归根结底是 因为我们在强大的男权传统

文化中浸淫太久而不 自知 ，
因此才会出现隐性的男权话语惯性支配下的被控制性书写 。 另

夕卜 ，
还有男性视角下

“

被看
”

的美丽女性 。 《梧梗谣 》中男子忠赫所喜欢的秀茶像
“

仙女
”
一

样 ，

温柔平实具有
“

女儿性
”

； 《水边的阿狄丽娜 》中吴芳也是在陈明亮的逐渐
“

发现
”

中从古板严

肃
“

变成
”

了幽默睿智的美丽女子等 。女性的美丽是
“

被看
” “

被发现
”

的男权话语建构的结果 ，

是男性视角的男权话语惯性的具体表现 。

2 ． 女性叙事背后隐性的男权控制

金仁顺 自 1 9 9 7 年开始发表小说以来 ，塑造 了很多具有独立 自 主意识的女性形象 。 如《去

远方 》 （ 2 0 0 1 年冲具有反叛意味的三陪女孜枚
； 《春香》 （ 2 0 0 8 年冲的具有 自 主性的香夫人

和天性 自 由 的春香等 。 无论是处于现代都市 ，
还是遥远的古代 ，

虽然这些人物闪耀着追求 自

主
、
自 由 的反男权光芒 ，

但这些女性身上无疑 尚残存着男权的气息 ： ？女枚仍然是依附男性的

三陪女 ； 香夫人始终谋划着给春香找
一

个可依靠的男性作为幸福的归宿……这种显在的女

性叙事策略可以看做是作者出于塑造人物多面性的需要而有意为之 。 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意

欲反男权的叙事背后被隐性男权操控的部分 。

《桃花》是金仁顺 2 0 0 5 年的作品 。 故事主要随着女儿夏蕙的视角 展开叙述 ，小说的真正

① 金仁顺 ： 《冬天》 ， 《花城 》 1 9 9 7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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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与反控制的叙事纠葛

叙述者只充当 了故事的传达者 ，
情感零度介人 ， 因此整个小说的叙述具有较强的客观色彩 。

但是
“

叙述者保持客观的姿态 ，并不意味着作品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痕迹 ， 只是作品 中的主

观因素不在叙述者 的叙述中流露 ，而是借助叙述结构的要素诸如情节的设置 ，人物的安排 ，

或文体技巧 （寓喻 、象征等 ）表现出来。

”

？因此 ，我们仍然可以从这部作品 中解读出更隐秘的

叙事实质 。

从情节设置和人物安排来看 ， 这个小说的真相
“

被
一直隐蔽在暗处 的叙述人道出 ，窝囊

的老夏和充满仇恨的夏蕙这对父女才是真正的侵略者 ，对季莲心的伤害者 。 前者用身体 ，后

者用一把刀 … …被视为祸水和不祥之人的季莲心才是被侵害者 ，而被侵害的理由 只有
一

个 ，

就是她的美 ，这是
一

个美丽被庸常扼杀的悲剧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桃花》可以被视为作者

主观具有女性意识叙事话语的体现 。 但是从文体技巧来看 ，

“

桃花
”

具有隐喻性 。 桃花只是
一

种 自 然界植物 ，但因其具有春天开放 、花色艳丽等 自然属性 ，
中国传统文化常常赋予其道德

比附的审美意味 ，
既指风流漂亮的女性 ，也指男女香艳之事 ，可以看出这是与女性密切相关

的词汇
，但在传统男权文化中 ，

它经常作为贬义词被运用 。 因此 ，作者虽然作为隐蔽的叙述者

尽量持客观立场讲述
一个母女之间关于男女情感的故事 ， 但题 目的设置已经限定了女性处

于无处不在的男权话语控制之下 。

另外 ，小说中母女两人的美丽无
一例外是为男性审美而设定 。她们吸 弓 丨 男性 目光的无非

是穿衣打扮 ，
谈吐气质

，女性的存在被物化为消费符号 ，
供连续不断的男性消费后又弃之如

敝履 ，这都是被男权操控的女性叙事 。

控制与反控制之间 ： 另
一种女性叙事话语尝试

7 0 后女作家的作品 因
“

介人故事的叙述人声音和富有个人风格 的叙事话语表现出叙述

主体的张扬
”

等话语特征而被视为是 9 0 年代文坛的独特文学现象 ，但同时也存在着
“

声音单

一

，压抑人物形象 ，风格化成为主体发展束缚
”

等问题 。

？金仁顺的早期小说虽对上述问题有

所规避 ，
但她的 《爱情冷气流 》小说集与卫慧等人的小说集被作为文学新人类丛书并置 ，说明

她的早期创作仍具有当时 7 0 后女作家的一些特点 。 总体来说 ， 金仁顺
一

直在对新的女性叙

事话语做出积极的尝试与回应 ，主要表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

1
． 善于用低调的叙述主体营造客观的反控制叙事氛围

在煤矿生活中长大的金仁顺习惯于见到死亡 ，这种
“

冷酷
”

气质被带到小说创作 中 ， 从
一

① 胡 亚敏 ： 《叙事学 》
，
武汉 ： 华 中师 范 大学 出版社

，
2 0 0 4 年

，
第 4 9 页 。

② 罗 维 ： 《
一个 〈聊斋 〉

故事 的现代叙述
——

解读金仁顺新作 〈桃花 〉 》 ， 《理论与 创作 》 2 0 0 6 年第 5 期 。

③ 陈淑梅 ： 《叙述主体的 张扬
——

9 0 年代女性 小说叙事话语特征》 ， 《
文学评论》 2 0 0 1 年 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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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嗾丈净 斫尤
．

2 0 1 5 年 4 期


开始就体现出
一种

“

冷色调
”

之美 。 冷色调 的表现之
一

就是采用
“

异故事 ＋故事内
”

的叙事方

式 。

“

叙述者不参与故事 ，但在故事内叙述 。 这类叙述者根据故事的逻辑发展进行叙述 ，
知道

的只是局部的情况 ，与人物之间保持较平视的位置 ，不以超然的姿态出现 。

”
2

小说《人说海边好风光Ｐ的叙述者借女主人公罗晶的视角展开叙事 。 内聚焦视角使读者

对罗 晶最初完全信赖老公到信任瓦解的心路历程尽收眼底 ， 罗晶从开始的被控制 （性保守 、

对女导游与男性的情感纠葛认为是不正经等 ） 到反控制 （开始采用狡黠手段对付老公的不

忠 ）地位的转变也因隐蔽的叙述者的讲述和内聚焦视角的运用显得更加客观可信 。

同样 ， 《拉德茨基进行 曲 》

？
中 的隐蔽叙述者仍然是通过主人公张妍展开叙述 。 张妍对男

友的 网恋女友展开调查 ，却发现情敌是个男人 。 几番周旋之下 ，张妍与并不令人反感的
“

情

敌
”

做爱
，
但中间连续接到男 友的 电话 ，

都被张研谎言挡去 。 张妍从最初满脑子都是男友 ’
到

半戏谑式地与
“

情敌
”

做爱 ，
体现出

一

种控制到反控制的渐变 ，
虽然这种反控制的声音并不彻

底 ， 因为《拉德茨基进行曲 》胜利的乐曲似乎在宣告男友对
一

切尽在掌握 ，
但正是这种反控制

声音的不彻底却显得叙事更具客观权威性 。

与 7 0 后女作家主体性高扬的叙述者模式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
，
低调的叙述者寄身于故事

的主人公展开叙述 ，
叙述者

一般处于隐蔽状态 ，
而且故事大多采用 内聚焦视角依靠

一

个或几

个人的感知推动故事的发展 ，对其他人物的 了解非常有限 ，
虽然这样 只能 以猜测的方式介入

其他人的生活 ，
不能为故事提供明确的答案 ，却能使叙事显得较为客观 ， 具有很强的叙事权

威
，
而且叙述视角的局限性造成的客观留 白也能为读者留下更多的解读空间 。

2 ． 超越控制与反控制二元对立的叙事尝试

7 0 后女作家较为极端的女性主义叙事原则与身体写作方式的运用容易被男权文化误

读为
“

女性作品 的
‘

自 我再现
’

不过是
‘

直觉
’

的产物而不是
‘

艺术
’

的结晶
”

（

气这是二元对立思

维在性别叙事中的具体表现 。 文学实践表明 ，把男女两性彼此对立起来 ，

一决高下的性别叙

事模式并不能为女性 的真正解放提供更好的理论参照 ， 它只是饱受男权文化压迫的女性矫

枉过正的结果 。 因此 ，寻找新的女性叙事话语方式成为
一

种必需 。

小说《仿佛依稀 》中新容的父亲因和学生徐文静相恋与母亲离婚 。 对父亲移情别恋的痛

恨使她抗拒着与已婚的梁赞建立情感联系 。但父亲得了 胃癌后 ，母亲 、新容与父亲和解 ，她也

① 陈 顺馨 ： 《 中 国 当 代文学 的叙事与性别 》 ，
北京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2 0 0 7 年

，
第 1 0 页 。

② 金仁顺 ： 《
人说海边好风光》 ， 《作家 》 2 0 0 2 年第 1 0 期 。

③ 金仁顺 ： 《拉德 茨基进行 曲
》 ， 《作家 》 2 0 0 3 年第 2 期 。

④ 转 引 自 苏珊 ？

Ｓ． 兰 瑟 《虚构 的权威 ：女性作 家与 叙述声音 》
，
黄必康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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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与反控制的叙事纠葛

原谅了小三徐文静 ，对梁赞的态度也从抵触转变为欣赏 。 《冷气流 》
？中 ，万依的男友李小心善

于与女人玩情感游戏 ，虽然万依与之分了手
，
但当发现他让弱智妹妹怀孕后 ， 持刀准备找他

报复 ，但最后
“

大衣的 内兜里装着
一

把拿不出手的刀
”

。 这些小说虽然有故事发展的客观脉

络 ’但故事结局 的转折却使男女两性非此即彼的单
一存在方式有了多元的化解可能 。

金仁顺的小说如 《冬天》《啊朋友 ，
再见》 《城春草木深 》和 《爱情诗 》等采用 了男性视角叙

述故事 。 《城春草木深》
＠
中的金意麟与金意安虽为兄弟 ，但

“
一

个火炽如金 ，

一

个婉顺如银
”

。 哥

哥仕途顺利
，
弟弟远离政途 ，

两人最终都摆脱不 了有 同性恋倾向的王子的掌控 。 小说从金意

安的视角出发描述了他的矛盾纠结心理和所经历的种种纠葛 ，
表达出男性在现实中生存的

不易与无奈 。 《爱情诗》
《中男人安次眼里的女孩赵莲虽然屡次拒绝委身于权贵之人 ，但男权

的洁癖仍然使他觉得
“

她变脏了——在他的感觉里 ，那个男人的抚摸还停留在她身上 ，
宛若

皮肤病让人心生憎恶
”

。 而且他所认定 的
“

爱情诗
”

绝不同于女孩的
“

误读
”

。 这是从男性立场

讲述两性情感的波动与斗争 ，从另一个方面使我们明 白 ，反控制 的努力或许更应该指 向我们

身后的这个文化背景 。

与男性和解 ，最终达成和谐的共存关系 ， 同时希望进入男性世界 ，试图把握和理解男性

的迷茫与痛苦 ，
并把反控制的 目标指 向滋生男权的文化 自 身 ，这是金仁顺小说中所做出的试

图超越控制与反控制二元对立写作的努力 ， 尽管这种超控制的写作方式及现实有效性有待

商榷 ，但毕竟对女性叙事话语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

综上所述
，
朝鲜族女作家金仁顺的小说虽然

“

看不到狂喜 、 冲动和热情 ，有 的 只是超然 、

平静 、冷漠
，如阅尽人生沧桑

一般
＂
？ 但依据叙事学理论 ，

不仅能从中看 出其主观上反男权控

制的叙事能指 ，而且客观上文本的深层仍然蕴含着隐性的男权话语控制 ，这种矛盾性是强大

的男权文化传统作用的必然结果 ；
同时 ，金仁顺通过异于 7 0 后女作家诗性写作的方式探索

另一种女性叙事话语的可能 ，希望进入男性世界并达成两性的和谐存在 ，这种超越控制与反

控制的写作姿态是当代女性叙事话语调整后的走向之
一

。

（ 崔晓艾 ，
周 口 师 范学 院文学 院讲 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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